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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松树冬夏
常青……”

这歌声穿过岁月的沧桑，回响在祖国的
辽阔天宇和大地之间。

这就是著名歌剧《星星之火》中的重要
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2015年 11月 1日，新华网发布了一条消
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及“九一八”事变八
十四周年，沈阳音乐学院对大型经典歌剧
《星星之火》进行了改编创新，10月31日晚在
沈阳盛京大剧院首演;11月6日，中央电视台
新闻频道对这部歌剧在北京的演出也做了
翔实的报道。

《星星之火》讲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艰
难困苦的环境下，与人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
斯侵略者的故事。

《星星之火》名字取自毛泽东的《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部
大型歌剧，也是第一部反映东北抗联题材的
大型歌剧。

现在人们都知道这部歌剧的作曲、编剧
是著名作曲家李劫夫和著名剧作家侣朋
等。其实，在这部歌剧的成功后面还有一位
不被人知的人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现当代
词作家、诗人、话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塞克。

塞克原名陈秉钧，1906年出生于河北霸
县（今霸州市）后卜庄。早在20年代，他就以
青年诗人的身份进入了早期的中国新文学
界。1927年在上海以陈凝秋的姓名参加田
汉领导的“南国社”，演出《南归》一剧广受好
评，从此开始话剧、电影表演生涯。后来又
在上海明星公司担任演员，并在“新地剧
社”、“狮吼剧社”担任导演，为我国早期的话
剧、电影艺术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30年代
中期，他因向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便取布
尔什维克之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塞克。

1948 年春，经中共中央东北局研究决
定：任命塞克为辽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任辽
北学院副院长。旋即，塞克告别哈尔滨和所
担任的东北文协常委兼戏剧工作委员会主
任，和妻子王昭带着刚刚满月不久的女儿，
来到辽北省（现在吉林省的四平一带），组织
开展戏剧创作演出，为学员讲授毛泽东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率领学员深入
生活进行创作，把这个刚刚解放不久地方的
革命文艺活动搞得红红火火。

当时的省长阎宝航致函中共中央东北
局：

“塞克同志来辽北后，开展文艺工作起
了很大变化，作出了很大成绩。他在辽北的
工作是有建树的。”

1948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研究决定：
任命塞克同志为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塞克又携子带女前行到沈阳。
这所学院的前身是 1938年建于延安的

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同志为学院书写校名
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1945
年，延安鲁艺先后迁校至齐齐哈尔、佳木斯、
哈尔滨，最终建址于沈阳，曾更名为东北鲁
迅艺术文学院。

塞克到任后，在组织学院建设，安排
教学的同时，总有一个画面在他的脑海浮
现——

在东北的群山林海之间，一群不甘做亡
国奴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穿枪
林，冒弹雨，不怕水火深”，“冲破敌中心，不
后退，不投降”，“任把碧血洒光，拼一死在战
场，夺回我失地方，为民族自强——杀”。（东
北抗联时期的歌曲《日本强盗凶似狼》转引
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李敏著
《风雪征程》）

塞克每当想起就会激动不已。
因为，他曾是这支队伍的一员。
他也曾在东北山林的风雪里，和日本侵

略者进行过“死与死的撕拼，刀与刀的相啃，
肉与肉的残杀，生与生的相混。”（引自黑龙
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金剑啸集》中《兴
安岭的风雪》）

塞克找到在一起工作的著名作曲家、时
任学院音乐部副部长的李劫夫和著名编剧
侣朋共同商量，以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的光
辉历史为题材，创作一部歌颂东北抗日联军
英雄业绩的歌剧，向世人展示东北抗日联军
在党的领导下和日本侵略者艰苦卓绝的浴
血奋战。

塞克不会忘记在1931年10月，“九一八”
事变的枪炮声仍在嘶鸣，他在哈尔滨赈灾游
艺会期间，上演了由自己编剧、导演，由黄耐

霜、任白鸥主演的话剧《哈尔滨之夜》。不
久，在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的帮助
下，他搭乘运送灾民的火车，过东宁经绥芬
河进入苏联。但过境后被苏联边防军作为
国际间谍关押。翌年春，苏军将他押送出境
回到绥芬河，他一路乞讨一路打听，终于在
穆棱境内找到抗日义勇军张治邦部，参加了
宣传部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抗日名将周
保中并成为好朋友。周保中向他介绍了很
多各地民众抗日的情况，他们一同写传单宣
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等等。后来，张治邦对
抗日前途丧失信心，一人绕道前苏联投降日
本人，义勇军无首而自溃各奔东西。

但是，这一段的生活经历更增强了他追
求民族解放的信心。

这一年的冬天，侣朋冒着大雪来到北
安。在北岗的一栋二层小楼找到了当时的
黑龙江省委，见到了时任省委机关警卫连副
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抗联老战士李敏。

几十年后，李敏仍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
情景：“侣朋当时二十多岁，是个南方人，人
长得瘦瘦的。他手里拿着冯仲云同志的介
绍信，介绍信上说：‘这位是延安鲁艺学院的
作家，来采访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请你们
配合。’侣朋和我整整谈了七天就走了，我向
他详细地讲了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见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2年出版 李敏著《风雪
征程》）

侣朋回到沈阳，向塞克、李劫夫等介绍

了采访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创作这部歌剧，塞克要求主

创人员要深入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地区体验
生活。1949年春，李劫夫和侣朋等人一起开
赴白山黑水深入生活，寻访抗联英雄的足
迹，接触到了很多抗联老战士，特别是见到
了被大家称为“抗联之父”的李升老人，被他
的机智、乐观所感染，为他画了一幅速写。

在沈阳以塞克为首成立了有晏甬、侣
朋、胥树人、李劫夫参加，由侣朋执笔、李劫
夫作曲的编剧创作组。（参见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 2003年出版《黑龙江省志·文学艺术卷
第 570页》）他们几经研究剧本的结构，便分
头进行创作。

他们一头钻进房间，几日不见人影。
李敏在文章中介绍了《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词曲的创作。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是这部歌剧的第

一幕第二场的重要唱段，“游击队交通员老
李头和女主人公在山林中相遇，答应送小凤
去游击队对唱的一个唱段”。“这首歌中运用
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欢快曲调。”李劫夫的
夫人、著名歌剧演员张洛对这首歌的创作过
程也是记忆犹新，“当时是1949年11月份，劫
夫在写作一开始就设想这块要有一个唱段，
但是他又寻思：老李头面对的是个十六岁的
孩子啊，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对这么大的一个

孩子宣传革命呢，一定要有一个鲜明的形象
才行。想着想着，松树长青的形象就出来
了。而且这首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歌词
都是一个音符唱一个字，整首歌完全靠音符
跳动出来，非常快乐。”

剧中描写了东北抗联的艰难困苦和流
血牺牲。侣朋作词、劫夫作曲的《白雪堆里
插高香》唱段，就是以抗联战士怀念在战斗
中牺牲的杨靖宇而唱道：“老杨啊老杨你死
的英雄，你死的刚强，你为咱们中国人民争
了荣光”，“尽管你人头挂在树上，尽管你的
尸体喂了野狼，咱们子子孙孙记住你，咱们
世世代代不能忘”，“你的苦不会白受，你的
血不会白流，种子埋在地里会生根，仇恨埋
在心里会出头。”（见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出
版李敏选编《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悲伤中
孕育着力量，哭泣中响亮着呐喊，反映了东
北抗联的“果敢冲锋，逐日寇”，为“夺回我河
山”（见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出版李敏选编
《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露营之歌》）的牺牲
精神。同时，在剧中也表现了革命的英雄主
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胥树人、侣朋作词，劫
夫作曲的《无边的森林》，一位战士悠长地唱
道：“无边的森林层层山，条条的山路弯又
弯，哪怕它山高路又远，我要给我的妹妹你
把话儿传。”以轻松的旋律表现了东北抗联
战士对于生活的热爱。（见哈尔滨出版社
1991 年出版李敏选编《东北抗日联军歌曲
选》）

1950年12月，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
剧团在哈尔滨首场演出了这部大型歌剧。

侣朋担任导演，苏扬、刘洙担任指挥，主
要演员有张洛、梁彦、张羽、周星华、魏秉哲、
张扬、王竹君、刘贵仁、刘志坤、孟希飞、王守
全等。（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黑
龙江省志·文学艺术卷第570页》）

那天，塞克坐在台下，看着这部自己和
同志们精心打造的大型歌剧，他的心情激动
万分。

塞克在组织创作《星星之火》的过程中，
不禁回首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为了宣传
苏联的十月革命，他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
和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为了宣传抗日，他
创作演出了《流民三千万》《铁流》等剧目。
同时，他也是中国救亡歌曲的重要词作者和
新音乐运动的旗手之一，创作了《救国军歌》
《心头恨》《抗日先锋队》等歌词。1935年以
后，他参与组织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和救亡演
剧第一队，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
会、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他到延安鲁
迅艺术学院担任教授，导演了话剧《九·一八
前后》《钦差大臣》。他担任延安青年艺术剧
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陕甘宁边区政
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创作了《生产
大合唱》等大型作品，其中与冼星海合作的
《酸枣刺》一曲尤为著名。

但今天，塞克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这部反
映东北抗日联军的大型歌剧《星星之火》。
塞克和李劫夫、侣朋等众多的同志共同努
力，把《星星之火》从哈尔滨演到沈阳、大连，
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歌剧中的《火啊火》《穿越密密的青松
林》《我是个穷苦小姑娘》等著名唱段，特别
是其中的核心唱段《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脍
炙人口，一时间大街小巷常常能听到“革命
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松树冬夏常青……”
的歌声。

在歌剧的创作中，塞克、李劫夫、侣朋等
人充分考虑到哈尔滨在整个东北抗联中所
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侣朋作词、劫夫作曲特
别创作了具有哈尔滨因素的唱段《永不忘东
北抗联》，通过一位抗联战士对于和平的向
往和对于民族解放的憧憬，唱到：“海可枯，
石可烂，我们永远不忘东北抗联，总有一天
我们把红旗插到哈尔滨大楼上，和关里的主
力军会师在松花江。”（见哈尔滨出版社 1991
年出版李敏选编《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

塞克后来的命运也经历了坎坷。
但是，他仍像兴安岭上的青松，“他不怕

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
动，永远挺立在山岭。”

他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
了人生灿烂的阳光。

今天，新版的《星星之火》除保留了原歌
剧的经典唱段和基本故事梗概，又加入新创
作的合唱、重唱唱段，如抗联英雄李兆麟将
军创作的《露营之歌》等，增强了该剧的历史
感与时代感。

我们面对这一光鲜亮丽的新版《星星之
火》，我们不会忘记1950年12月第一版的《星
星之火》。

歌剧《星星之火》的背后故事
王宏波

1994年初秋的一天，午夜十一点左右，急促的电
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是绥化电信长线局的领导
老王找我，他说：“你准备一下，我现在让司机小崔开车
接你去。”我说：“啥事这么着急好几百里连夜接我？”他
说：“省局给咱们一项任务，塔河到开库康线路改造工
程，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得让你这个老将出马。”

我答应了。和老伴儿商量，要出去没有做饭的咋
办？我老婆虽然年过50但是是厨师出身，她同意扔下
了三岁的二孙女不哄，和我一起出征。

就这样领导一声令下，我们夫妇二人带着大队人
马，乘着三台汽车，浩荡地奔向呼玛。

沿着黑龙江边沙石公路，向西北边陲前行，路南边
是巍峨高高的兴安岭，群山环抱，山峰陡立。公路北边
是滔滔的黑龙江，望俄方点点的粉色小屋，尽收眼底。
汽车转过山头前面一山崴子，一眼望去见一村庄，秀丽
可爱，有山有水有河，炊烟袅袅。路标写着张地营子，
正赶上中午只见有两座高山夹着一条运木林道，旁边
三间木刻楞房一座，远看一点红，来到近前却是饭店的
一个红幌子。对讲机那头传话停车打尖，三台车停在
公路边上。

我们进入客厅，更是原始味道，木墩椅两米长，大
板支上四个木柱便是餐桌。迎面走出一男一女约 40
岁左右，笑脸相迎：“各位从哪里来？”我们说内地。他
笑了笑说一看各位就不是山里人。吱一声后门开了，
一个10岁左右男孩，领一条大黑狗，从后屋进来，男孩
叫小波，男主人说：“爷爷奶奶来了也不说话？”小孩傻
笑一下走到老伴儿跟前，叫一声“奶奶”。老伴儿搂过
来给他块糖果，他就不离开老伴儿了。男主人说：“我
们在这守了 10多年了，孩子和狗都呆傻了，狗见人都
不叫了。我们山里人不会做啥，河里有鱼自己捞，缸里
有猴头其他蘑菇都有。你们自己做吧。酒有高粱小烧
随便喝！”正好老伴儿会做大锅灶，木头柈子下面添火，
上面炖猴头，炒山野菜。不到30分钟丰盛的四个菜到
大方桌上，连他家 9口人一起乐乐呵呵吃起来。一顿
中午饭，守山人孩子挨着老伴儿恋恋不舍。酒足饭饱，
付完费用起立告别。主人的孩子小波拉住老伴儿的手
说：“奶奶我跟你们走。”这一场面使心软的老伴儿落下
眼泪，挥手告别。

离开呼玛经过兴华方到达阔别四年的塔河十八
站，正赶上中午，旧地重游，想起“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
森林，森林住着勇敢的鄂伦春”那首歌，心中浮想联翩。

四年前，我因通信工程施工来到这里带队。塔河
十八站漫山遍野都是浆果蓝莓，紫黑色外皮挂一层小
霜，吃到嘴里越吃越爱吃，吃多了昏昏欲睡能醉人。当
人吃过饱之后，吃上几把蓝莓，肚子就不胀了，助消
化。我们住在十八站道南一坛边缘，四个帐篷席地而
落，木板搭床木墩支板，每人睡时头必须朝里睡，免得

遇上黑熊、野猪等野牲口进帐篷。兴安岭气候真是早
穿皮袄午穿纱，早上秋衣秋裤，中午穿背心都冒汗。帐
篷里生上一个炉子睡到半夜，有人起夜唤醒大伙说看
见了鬼火，大家抬头一望，正有两辅之间过道，一片绿
火，高高低低，闪闪发光飘荡着。胆大的同事用手一
抓，手上也发光，但不烧手；胆小的人蒙上被子假装看
不见。大家议论纷纷。第二宿鬼火渐少，坑里一道亮
线，原来是磷火，大家都虚惊一场。

到了开库康，我们部分技工和力工住在林场俱乐
部里，我们指挥部住在路东一个四外透风的房子里，东
边邻近一家豆腐坊。大家行动起来，清扫屋里破烂东
西，打水和泥，抹窟堵洞，封窗户，安排床铺。房东叫胡
东，人高马大，俄罗斯男人脸，蓝眼睛，典型的二毛子
（中俄混血儿）。他住在路东林场家属房，我们头一次
人生地不熟到人家有些陌生，胡东豪爽大方管我叫叔，
管我老伴叫婶，他介绍他妻子也姓姜，叫到面前一一打
招呼。他媳妇做了八个菜，我们也不能白吃，把带的副
食拿了出来。初到陌生地，不免有些拘束，还是胡东打
开了话题，他拿了白酒倒在暖壶盖上，给老伴儿倒了杯
健力宝。他说：“叔，初来乍到，我敬你一杯！”我说：“你
逼我，我说你是苏联人。”他哈哈哈大笑说：“你看对了，
罚一杯。”我说：“你这孩子不讲理，猜对了还罚一杯，猜
不对呢？”他说：“猜不对今晚就不能出这屋，喝到天亮，
他们回去，你当指挥的就在我家睡。”看出来俄罗斯人
豪爽和善饮，我们便喝了起来，他边喝边讲他的家史。
他的母亲本是俄罗斯贵族家的闺秀，大个漂亮。他聪
明能干好学，现在看管二十二站电话和林场电话，林场
柴油机发电。他说林场里的事没有他不明白的。

那地方边远物质缺少，副食上不去，一天白菜土
豆。大家都比较低落，我袒护部下心切，天天心里乱七
八糟的。到现场，工人们带饭中午不回来。我牙痛一
天只吃早晚两顿，老伴儿心疼我，每天弄一碗白糖让我
补充体力。实在没办法，让胡东买一袋黄豆，我们去豆
腐坊，找到做豆腐的女主人，她做一天给我们示范。我
们让技工东津跟她学做豆腐。就这样，我们每天给豆
腐坊女主人五元钱，她把房子交给我们，卤水等俱全。
第二天早上四点起来，我们开始做豆腐，一天一板。做
出的豆腐又白又嫩，特别好吃。豆腐好吃，技工张四一
顿能吃三碗豆腐，撑得一天没上工，被大家一顿臭骂。
有了豆腐改善伙食，又能喝上豆浆，大家很高兴。休息
时间同志们捉蝗虫捞哈什蟆子改善伙食。

我是带队的，大家馋蘑菇了，身前身后的围着我
转。我急了冲他们喊道，围着我干什么？我又不是蘑
菇。他们还是傻笑，我只好找到给我们干力工的鄂伦
春小伙莫汉说：“活让别人干，给你个任务，你帮我去采
蘑菇，工钱照付，一天 1.68元。”中午时候，莫汉采蘑菇
回来了。一盒清蒸猪肉罐头炖一筐蘑菇。中午开饭，
蘑菇肉香飘荡在山林间，大家拼命吃着，干劲十足。午
休时，我领他们上山采猴头，我说：“愿意跟我走的，每
人腰上都得别着一把斧子，免得遇上野牲口，约法三
章，看着点时间，别耽误工作。施工人员每人都带着
筐。休息时间就能采一筐，房子四周挂满了蘑菇串。

工程一直干到冬天，奋战了五十八天，终于完工
了。第二天凌晨三点，准点启程，告别了塔河朋友，再
见吧，高高的兴安岭，可回家了。

走在高高的兴安岭
姜英和

王白凿子是我二叔，名叫王凤臣，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农民，人送外号“王白
凿子”。

二叔十七岁，也可能还不到十七岁就
从山东菏泽老家来到黑龙江，在一个叫“张
瘪谷”的地方住了下来。小屯不大，仅四十
几户人家，家家都以种田为生，邻里关系都
比较和睦、融洽。那时，父亲是小屯的队
长，二叔的到来，还真把父亲愁得够戗，因
为二叔长的小，又瘦，除草铲地干不了，扶
犁点种又不会。没办法，父亲便安排二叔
和年过六十的老徐头喂马、放牛，所谓的职
务叫饲养员。虽然 2分挣得少点，但在一
般人眼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谁知，
那些能听懂人类语言的动物，竟也不是很
听话，要是发起脾气来，还真不好管理呢。
一次，二叔牵着大黄牧场牤子到井边去饮
水，它见二叔人小，又很陌生，便和二叔发
起倔来，趁二叔没注意，一蹄子把二叔蹶出
两米多远，险些要了二叔的性命。

二叔在家躺了半个月，父亲也着急上
火，嘴也起了大泡。无意间，父亲在和二叔
唠嗑时，才知道二叔在山东老家学过几天
木匠活。这可把父亲乐坏了，因为队里正
缺这方面的人手，待二叔痊愈后，便和胡大
咧咧一起为队里干起了专职的木匠活。此
后数年，二叔便成了方圆几十里的手艺人。

王白凿子
郝金发

他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和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为了宣传抗日，他创
作演出了《流民三千万》《铁流》等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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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左一）和李升（中）刘奎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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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岭气候真是早穿皮袄午穿纱，
早上秋衣秋裤，中午穿背心都冒汗。

二叔虽说人小，可他头脑聪明，什么东
西他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虽然胡大咧咧
也是一个“二五子”木匠，终生也没打过什
么像样的家具，可在胡大咧咧的言传帮带
下，渐渐地也入了门道，不到一年功夫，那
些“粗活”二叔自己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了。那么，在木匠这个行当里，什么又叫

“粗活”呢？不外乎是一些成手木匠看不上
眼或不愿干的活计，像什么做个犁杖、马夹
板子、牛鞅子、打个爬拉、砍个房架，排个车
棚子，修理个门窗桌椅、板凳之类……这些
在木匠的行当里，都属于“粗活”。然而，尽
管这些“粗活”看似简单，可真要做起来，也
非易事。哪怕你是一个成手的木匠、做过
上等的家具，或做过超人的艺术品，如要让
你投个犁杖的小活，你做出来并不一定好
使。我听二叔说：投犁杖就那么几个眼子，
如果斜度找不好，做出来尽管像那么回事，
可到地里就是不好使，不是不进地，就是一
头扎到地里不出来，出来也是不上线。所
以一般的成手木匠都不愿干，像什么犁剪、
犁梢、犁托、瞎摸就更不用说了。

在那个年代，二叔学到了这般手艺，还
是很让人羡慕的。

二叔人缘不错，大多来自他的付出与
奉献。队里没活时，二叔常常是给村里张
家打扇窗户，李家做个房门；东家做个桌
子，西家打个椅子，什么锹把、锄杆等一些
小活就更不用说了，可谓是有求必应，随叫
随到。但有一点，二叔为乡亲们所做的一
切，是从来不收钱的，有时仅供二叔三两烧
酒也就罢了。我想：“王白凿子”的外号也
是因此而起的吧！

那时，我还小，很愿意跟着二叔东家西
家，村里村外地跑，待二叔忙时，我也搭把
手，无非是拿着墨斗，帮二叔画个线，推推
刨子，凿凿眼子等一些粗活。当时，见二叔
那么受人尊敬，便也想日后从事这个职
业。不过，二叔见我有这样的想法，却一脸
的不高兴。“和二叔学有啥出息，干这行的，
仅能养家，成不了大气，还是好好念书吧，
那将来才有出息！”这是二叔对我的教诲。

也正因为二叔有了这般手艺，才娶了
二婶。

此后，我到乡里去读书，又从乡里到县
里，和二叔出去的机会几乎没有了。但在
我的记忆里，二叔年复一年地肩背锛、凿、
斧、锯为队里、为他人默默地忙碌着，手裂
了，腰弯了，头白了……二叔叮叮当当忙了
一辈子，直到他今年八月 68岁时去世，也
没见他摆脱贫穷与困惑，他一生最大的快
乐是收获别人的笑脸、尊重。


